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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引进海外工程师现状与问题分析 

陈晟颖  王一琦  张要武  陈 播 

（浙江省对外科学技术交流中心，杭州 310007） 

【摘 要】通过发放调查问卷、电话访谈、实地走访等形式对浙江省相关政府部门、企业等就浙江省引进和利用

海外工程师的总体状况和存在问题进行调研分析。结果显示：浙江省企业近年来通过各种途径积极引进海外工程师、

开展国际科技合作，有效地提高了产品的技术含量，提升了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然而，目前浙江省引进海外工程

师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主要体现在：人才引进过程中渠道不够通畅、科技人才中介机构专业化水平低；

人才引进后的配套政策环境不够完善，具有可操作性的相关实施细则仍有待进一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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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工程师指的是具有海外企业、高校或研究机构工作经历，掌握技术诀窍，能够帮助我省企业解决关键技术问题的研究

人员或企业工作人员。根据浙江省外国专家局统计数据，“十一五”期间，浙江省共聘请境外专家约 11.3 万人次，其中文教专

家约 3 万人次，经济技术专家 8 万多人次，高层次人才和紧缺人才占引进人才总量的比重逐年增加。2011 年，浙江省共聘请

境外专家约 3 万人次，引进专家数量进一步增加。这些外国专家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到浙江省各类型的企业中，他们所带来的高

端科研工程技术和先进经营管理理念，对促进浙江省的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缩小区域发展

差距、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培养高素质人才等方面具有重大战略意义[1,2]。因此，总结浙江省在引进海外工程师方面的经验、

分析浙江省在引进海外工程师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对于“十二五”时期进一步做好浙江省乃至全国引进海外工程师的工作具有

重要的参考意义。 

本文通过走访浙江省外国专家局相关部门、向浙江省内企业发放调查问卷、对企业进行电话和实地访谈等形式，对浙江省

引进和利用海外工程师的总体情况和存在问题进行了调研分析。 

1 引进海外工程师的现状分析 

1.1 引进海外工程师企业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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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调查问卷结果进行整理分析，可以发现，年销售额在 5000万元以下的企业在所有引进海外工程师企业中占的比例较

低，仅为 28%；年销售额在 10000 万元及以上的企业在所有引进海外工程师企业中占的比例较高，占到所有引进海外工程师企

业总数的 55%。也就是说，目前浙江省引进的海外工程师主要供职于浙江省的大中型企业，引进海外工程师的小微型企业相对

而言较少。这一方面是因为小微型企业对于海外高层次人才的需求相对较低，另一方面是小微型企业在聘用高薪人才方面受到

资金成本的限制更大[3]。 

1.2 企业引进海外工程师的主要渠道 

通过调研走访，可以将浙江省企业引进海外工程师、开展国际科技合作的渠道大致归纳为以下四种：引荐渠道、政府渠道、

自行招聘渠道以及中介渠道。其中引荐渠道和政府渠道是最主要的两种方式，利用这两种渠道引进海外工程师的企业分别占到

所有调研企业的 40%和 23%。下文就上述几种引进海外工程师的渠道进行重点分析。 

 

引荐渠道。主要是指企业通过合作伙伴或客户推荐，引进所需的海外工程师。在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中，伴随着与合作伙

伴商品贸易的发生，必然产生技术和人才的流动。作为供应商的企业，当客户对其自身产品质量做出提升预期时，企业可以通

过客户的推荐引进专家，提高所供应的产品的技术含量；当企业为求发展，希望改善产品质量或拓展新的市场时，鉴于其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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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的兄弟公司具有类似的行业背景、掌握专业的人才资源，也会尝试通过此渠道引进海外工程师。 

传化集团下属的传化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与日本麒麟公司一直是关系紧密的合作伙伴。2008 年，西村润先生从麒麟公司退休

后不久，便被邀请来传化生物担任种苗方面的专家顾问。西村润先生的到来，不仅带来了一整套的种子资源，包括各种原生的

生物材料，同时还为传化生物建立了完备的技术体系，帮助企业解决外贸上的技术壁垒问题。2008 年至今，传化组培苗在全球

的销售从最初的 200万元实现数倍增长，突破千万。 

政府渠道。主要是指企业通过浙江省政府部门搭建的平台和外国专家局两种方式引进海外工程师。浙江省相关政府部门搭

建的引进海外工程师的平台主要包括：中国国际人才交流会、外国专家供需见面会、浙江省投资贸易洽谈会、“浙江周”、香港

服务业高端人才招聘会、浙江（美日）海外高层次人才洽谈会和浙江省国际科技合作交流大会等。通过这些浙江特色的引智模

式，帮助企业搭建了广泛的引智平台，取得了良好成效。以浙江省投资贸易洽谈会为例，从 1999 年的第一届“浙洽会”至今，

浙江省通过“浙洽会”的平台共完成计划内引智项目 3300 余项，引进海外各类专家 4200 余人次，解决技术难题 5400 余项；

累计建立了 57 个国家和省级引智成果示范推广基地和示范单位。 

对于不涉及军工产业且不涉及前沿科技的传统行业企业，可以向外国专家局递交专家需求表。外国专家局通过其在全球 34 

个国家和地区的合作组织，从约 10 万人的专家资源库中进行搜索。一旦匹配成功，海外工程师将受相关政府和国际合作组织

的派遣来浙工作，引进工程师的企业还可以获得国家或浙江省政府的部分甚至全额的资助。2005 年 3 月，应国家外国专家局

和浙江省外国专家局的邀请，德国数控专家威廉·毛斯巴赫来到衢州的浙江永力达数控机床有限公司进行技术“指点”。七年间，

威廉先生十次来衢，在他的帮助下，永力达公司从一个作坊式的小企业，发展为现在掌握国内数控机床最新生产技术的企业之

一，成功开发了多个国际先进、国内领先水平的数控机床产品。 

海内外招聘渠道。近年来，有条件、上规模的浙江企业组织人员会选择直接赴海外招聘或通过其在海外的分公司、研发机

构招聘海外工程师来浙江工作。位于长兴经济开发区的浙江诺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仓储物流搬运设备制造企业。为了

实现“二次创业”中的中国民营企业跨越式发展，诺力公司从 2008年起通过其在海外的分公司开始了招聘专家的工作。汉斯·梅

兹作为诺力公司首批引进的国际资深专家，来华前曾在德国“宝马”汽车公司任高级管理人员。他到任后即着手在诺力公司建

立与国际接轨的 8D 售后服务系统，该系统是目前国际上最为先进的客户投诉流程管理，是将客户的投诉直接追溯到产品生产

过程中，从而从源头上改进产品质量。这项改进直接使企业的供应商不合格率从 35%下降到 7%，大大降低了诺力公司的流动资

金需求量，解决了诺力公司在企业管理上多年的困惑和瓶颈。 

1.3 企业引进海外工程师取得的成效 

引进海外工程师工作的开展，是以浙江省委、省政府“创新强省”的战略为指导，旨在通过引进优秀国外智力带动浙江企

业转型升级，加快浙江经济发展、提高浙江科技创新水平。调研和访谈结果显示，当前浙江省引进海外工程师的工作卓有成效，

调研企业普遍持肯定态度，其中有 85%的企业认为引进的海外工程师帮助企业提高了产品的技术含量，有 75%的企业认为通过

引进海外工程师，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得到了有效提升。此外，海外工程师在帮助企业提高销售额、降低生产成本和获得自主

知识产权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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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当前企业在引进海外工程师过程中所获政府层面的支持 

通过调研，可以发现，目前浙江企业在引进海外工程师过程中获得的政府层面的支持，大致可以分为三类：资金类、渠道

类和政策类。其中，财政专项资金或科学技术人才奖励、海外工程师薪酬补助等资金类的支持力度最大，有 65%的受调研企业

曾享受过此类支持。此外，政府层面在拓展海外工程师引进渠道方面也给予了企业一定的支持，有 35%的受调研企业曾通过政

府的浙洽会、西博会、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等平台引进海外工程师，而外国专家局因受理面和涉及领域有限，仅有约 15%的

企业曾通过此渠道引进所需人才。至于政策类支持，主要是集中在研发项目申报政策倾斜方面，有 50%的受调研企业表示享受

过此类支持，而仅有少数企业认为享受过医疗、保险等优惠政策或简化行政手续的政策支持。 

 

2 引进海外工程师的主要问题分析 

2.1 企业引进海外工程师过程中遇到的主要困难 

虽然引进海外工程师的工作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有条不紊地推进，但在引进海外工程师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不少困难和挑

战[4]。调研结果显示，主要集中在缺乏渠道和信息（65%）、缺乏专业的中介服务（55%）两块。其中有 65%的受调研企业认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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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迄今还没有找到非常有效的海外工程师引进渠道；有 55%的受调研企业认为浙江区域内缺乏可以提供专业中介或猎头服务的

机构。此外，有 45%的受调研企业认为引进海外工程师后，为其办理生活、医疗、保险等配套事务的过程较为繁琐和低效，需

要消耗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2.2 引进海外工程师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现有引进渠道不够通畅。目前浙江省企业引进海外工程师的最大渠道是通过自身的客户或者合作伙伴推荐，找到所需的人

才。这适用于具备可信任的国际化合作伙伴的大中型企业，而浙江省众多的小微型企业因为尚处于发展初期，国际化资源有限，

因而很难利用此渠道引进海外工程师。至于政府渠道，为企业引进的海外工程师数量也非常有限。这一方面是因为浙江省相关

政府部门构造的引智平台大部分仍停留在以宣传和引导为主要目的的阶段，企业和海外工程师很难通过一次平台活动在短时间

内形成有效匹配[5]；另一方面，是因为申请通过外国专家局渠道引进海外工程师的企业需主动提出自身对专家的需求，很多中

小企业常因为对申报流程不熟悉、对人才需求不明确、对自身定位不清晰等原因，无法有效利用此渠道。此外，还有部分企业

因涉足生物医药、新能源、信息技术等“高精尖”行业领域，也无法有效利用外国专家局渠道。 

中介渠道可利用程度低。据国际“高级人才顾问协会”的统计，目前全球 70%的高级人才流动是依赖人才中介机构完成。在

欧美等发达国家，猎头产业非常发达，业务也相当活跃[6,7]。入世后中国的人才市场向国际人才市场敞开大门，国内有不少人

才中介服务机构都走出国门向境外发展和开拓业务，越来越多的外国猎头公司也进入中国，在江苏、上海、辽宁等地建立开展

分支业务的办事处或设立合资合作的猎头公司[8]。相比之下，浙江省目前的国际人才市场建设严重滞后，层次普遍较低，真正

实现市场化、产业化、企业化运作的更是少之又少。这是因为，处于转型升级关键时期的浙江企业常常会认识到自身有引进海

外工程师的需求，但是却无法将需求进一步明确化。而当前浙江省的中介机构因为专业化水平低、资金实力有限，很难吸引可

以挖掘和识别企业对于海外工程师需求的高端人才，进而无法将引进海外工程师这块市场蛋糕做大。本应是中流砥柱的中介机

构因为缺少了市场动力，参与度大大降低，企业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去尝试和探索如何引进真正需要的海外工程师，进而使得

引进海外工程师的中介市场陷入非良性发展的怪圈。 

配套政策不够完善。虽然近年来浙江省相关各部门已不断完善引进海外工程师工作体制，出台了《在浙工作外国专家突发

事件应急预案》、《关于完善在浙工作外国专家医疗保障制度的意见》、《浙江省引进国外技术、管理人才项目管理暂行办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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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浙江省乃至全国在外国专家税收优惠、保障和服务体系等方面的政策措施均有待强化，为海外工程

师购买社会保险方面的操作细则、海外工程师聘用合同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均有待进一步明确。 

在调研过程中，不少海外工程师表示其之所以愿意来到中国、来到浙江，大多是出于实现人生价值方面的考虑，因此其看

重的不仅仅是相对丰厚的待遇，而是良好的工作氛围和有利于其实现人生价值的工作条件[9]。美国的企业拥有全球数量最多的

外国专家，但是美国政府在引进海外工程师方面最主要的作用不是通过行政手段人为影响和干预人才流动，也不是通过临时性

的措施和政策对少数人和少数地区提供优惠，而是致力于营造公平竞争的工作环境，为真正有能力的外国优秀人才提供机会

[10]。这也是浙江省乃至全国在引进和利用海外工程师过程中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宝贵经验。 

3 结论 

近年来，浙江省企业通过合作伙伴或客户推荐、借助政府部门搭建的平台和外国专家局、自行组织海内外招聘等途径积极

引进海外工程师、开展国际科技合作。引进的海外工程师在帮助浙江省企业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方面起到了

重要作用。浙江省各级政府也从资金、政策等不同层面对企业引进海外工程师给予支持。 

然而，浙江省引进海外工程师工作中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一方面是现有引进渠道涉及面不够宽，可提供专业服务的中介机

构数量匮乏，企业尤其是小微型企业至今仍未探索出有效的引进海外人才途径；另一方面，引进海外工程师配套政策环境有待

优化，政策措施的相关操作细则有待进一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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